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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与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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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新 平

提　要：习近平主席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是人类可持续发展非常关键的一
环。中国宗教以其 “道法自然”的特质而充满了生态保护的观念，对人类生态文明发展有着重要贡
献。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于 “自然”的分析，这种 “生态”意识故而有着独特意义。当然，这里对 “生
态”的理解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这四种生态与人类生存乃有机共构。而
中国宗教以其 “出世”精神和 “人间”关怀的有机结合，而使各个方面构成统一整体，形成和谐关
系。于此，中国宗教将自然纳入 “神圣”领域，对生态保护因而具有一种神圣的维度；对人类社会发
展持有另一种审视，主张人际关联实现其社会生态的平衡；对人类文化强调百花齐放、千姿百态，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形成文明的和谐与共融，对精神发展则力争纯心净化、返璞归真，达其上善若水
之升华。由于其宗教视域打破了相关领域的界限，使之更贴近自然，因而形成其对保护自然原貌、维
系生态平衡的独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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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

一、“生态”在中国传统宗教中的 “神圣”意义

马克思在其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

专门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非常深刻

地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

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

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

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

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①这里，马克思从其普

遍联系的观点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强调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可能离开自然而存在。

不过，自然与神圣在西方文化传统及其语境中是

有明显区别的，二者不可相提并论、等同而言。

自然 （ｎａｔｕｒｅ，ｎａｔｕｒａ）一般与 “地形” “出生”

“存在”关联，是一种与人相对贴近的内向性存

在，给人 “沉潜” “生机”之感，由此而与 “生

态”形成关系；而神圣 （ｓａｃｒｅｄ，ｓａｃｒａｔｕｓ）则与
“天机”“庙堂”“祭祀”有缘，是一种具有超然、

超越境界的外向性存在，给人带来 “升华”敬

仰，因此而脱离自然。这种区分在西方 “二元分

殊”的世界观即神人观上乃不言而喻，理所当

然。但在中国文化之阴阳共构的整体观中，自然

却与天道相关，故而也有神圣之维。老子在 《道

德经》２５章中指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从而表达了宇宙万物、人地天道
“自然”一体的整体观念。自然与 “生态”的关

联就其本意已经充分体现，因为 “生态”（Ｅｃｏ－）

一词通常就是指生物的生活、生存状态，即生物

在相关自然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之状，反映出其

自然特性和生活习性。西文 “生态”（Ｅｃｏ－）一

词源自古希腊语 Ｏｌｋｏｓ，意指 “住所” “栖息

地”；而中文 “生态”最初则是表达美好、和谐、

健康的事物或状态，《东周列国志》第１７回中有
“目如秋水，脸似桃花，长短适中，举动生态”

之描述，南朝梁简文帝 《筝赋》也有 “丹荑成

叶，翠阴如黛。佳人采掇，动容生态”之说。这

里，生态即美，指一种非常美的状态。由此可



见，“生态”与 “生存”“生命”密切相关，体现

在 “生生”“相生”的辩证发展之中，而且突出

其健康、美好状态。在此，既有自然的生存演

化，也有人类的生命传承，更有人类与自然之
“生生灭灭”、经久不息的双向互动和交互影响。

因此，谈 “生态”就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关系，离

不开人对 “生”的认识。而中国传统宗教则将
“生态”赋予神圣的蕴涵，更加凸显出中华信仰

传承中一种 “重生”“惜生”“贵生”“养生”的
“生”之精神。

从宗教对生命的关爱来看，生命也被看作自

然的本真及其典型表现。马克思对之特别突出人

即作为 “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而存在。生命体

现出自然的 “变易”和发展，反映了大自然的
“万物化生”“生生不息”。马克思说，“正像一切

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

历史”②，而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有

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体现出其与自然的关系，人

只能靠自然界来生活，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

一部分，所以说， “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

史”③。在最初的宗教发展中，则不难看出，人

赖以生存的自然物往往就会被异化为人对之顶礼

膜拜的神明。因此，自然的存在就是对生命的礼

赞，生命即自然的和谐、圆融的根本性意义之所

在。人在对生命的感悟中获得其神圣意义。此

外，人以生命而在自然进程中展示出与自然的和

谐，与自然万物 “同生天地，无所异也”（《无能

子》）。在这种自然状况中，按照中国宗教中道家

的思想，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生命与天地万物共在而体现

出其尊严，关爱生命与关爱万物有机关联，彰显

出自然的规律和生命的价值。

因此，人的生命的意义反映出天、地、人的

有机融贯，关爱生命乃是对 “天道”和 “人道”

的信守及尊崇。仅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也必

须遵守、顺从这种 “天道”和 “人道”，而绝不

可以残害生命或自我摧残，绝不能够纵容 “摧残

生命”这种逆 “道”而行之举动。人在天、地之

间，其地位独特，责任重大，宗教则可为其生

存、生态达到神圣提供资源和借鉴。

宗教作为人类精神信仰，其在现实生活中的

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对 “生命”的重视，体现在

对生命的关爱和拯救上。这在佛教 “不杀生”的

观念上得到了典型体现。此外，基督教所主张的

拯救精神，也是强调对生命的关爱和拯救。而巴

哈伊信仰所持守的 “人类一家，地球一村”观

念，也有着尊重众生、守护自然、珍视宇宙秩

序、爱护地球生命的深刻蕴意。在中国文化中，

特别是中国宗教全面表达了 “尊重生命”这种质

朴而神圣的宗教观和人生观。爱惜生命，这是宗

教信仰对人生态度的基本底线，充分反映出宗教

中高扬生命意义的信仰底蕴。

在中国宗教信仰的基本认知中，生命的意义

和价值除了这种基本的人生之维以外，还表现为

生命与 “天道” “神圣”的关联。也就是说，自

然生命的存在意义来自 “天道”，这种 “人道”

与 “天道”的有机相连使生命具有了神圣之维。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宗教智慧就已经将关爱生

命、珍惜生命置于 “天地之大德”的重要地位，

表达出生命之神圣的意蕴。中国佛教从内心深处

就特别强调对生命的仁慈、关爱，由此而有 “和

谐世界，从心开始”的祈愿。其对生态的重视上

升到了一种神圣的境地，在其眼里，“青青翠竹，

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④。而道教所

坚持的 “道法自然”也就是一种 “上善若水”的

境界。对此，宗教界的大德和学界的大家已多有

系统论述和深刻见解。我只是从宗教信仰精神这

一基点来突出对宗教中 “关爱生命、拯救生命”

这种生命观的理解，说明宗教对大众生命的关爱

和保护是其理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职责。而

宗教中出现的极端思潮就是忘掉了这一 “初心”，

实际上也就舍弃了宗教的本真。在我们的社会主

义大家庭中，在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深厚宗教文化

底蕴和积淀的社会氛围中，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

落实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受宪法保护的人民神圣权

利，充分尊重和爱护广大信教群众，维护好各民

族、各宗教之间的安定团结、友好共在，以关

心、团结、合作等积极举措来实现宗教与我国社

会主义社会的和谐适应，发挥宗教界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强盛中的重要

作用。从根本而言，对宗教的积极引导就体现了

对民众的关爱、对维护正常社会生态的努力，表

达了从社会整体意义上对生命、生存、生态的

尊重。

·２· 　 宗　教　学　研　究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按照中国宗教 “道法自然”的理解， “生”

之 “态”不只是自然之态，而且有着 “神圣”之

维，因为 “生态”反映出 “天道”。“生”不单纯

是 “地”之为，而是体现出 “天”之意，《周易》

对此曾强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⑤ “化生”

万物这种自然状态所表达出的正是一种 “天地”

的 “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⑥ 而 “天地之

元”则为 “道”，由此使 “生”之 “态”与 “天”

之 “道”关联起来。在这种中国传统宗教的关联

中， “生，道之别体也”⑦。人生并非孤立存在，

其 “生”蕴涵着 “天道”，既有人文意味，亦有

自然意义，更是表达了二者之间的精神互动。所

以，人在其社会及自然 “生态”中，就必须 “观

天之道，执天之行”，这是人之存在的义务和使

命。从中国宗教的审视而言，这种精神性关联使

宇宙万物不是支离破碎的单独存在，而是和谐共

构的有机整体。由此，人类多层面的认知得以打

通，彼此呼应、关联。以往人们在世俗化的语境

中多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分殊，以非常机械的思路

来剖析神秘复杂的大千世界，结果往往是浅尝辄

止、故步自封。例如，自然科学在传统范式中深

入探究了物质、能量，突出物与物之间的距离

感，而当前的发展则终于打破了这一窠臼，给人

类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以前人们只是简单地

推定宇宙无始无终无限地存在，但现在却体悟到
“创世” “创生”之创造的意义，开始了更为复

杂、更有刺激、更加大胆的 “探源”研究，如宇

宙之源、生命之源、意识 （精神）之源的探讨已

是世界范围科学家的研究课题；以前人们只认为

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忽略二者的内在关联

和本不可分，但现在却更多关注 “暗物质” “暗

能量”的存在，对世界 “物质性”的 “负面”有

了承认和探究；以前人们只关注物质传播的媒介

作用，并以 “光速度”来确定标准，但现在人们

却更认真地研究 “量子纠缠”现象，对以往鄙弃

的 “心灵感应”之说重加评价；以前人们觉得不

可能发现能说明为什么物质拥有质量的根源所在

这种万流归宗的 “粒子”存在，但４０多年之前

猜想的有着 “上帝粒子”之称的神秘希格斯玻色

子在前些年的实验发现及其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科

学承认，使人们神秘想象、“寻根探源”的努力

得到肯定和鼓励；这也是人类所能企及的一种更

广远宏伟的大自然生态观。这种宇宙自然的发现

使当代自然科学的研究突飞猛进，观念更新。上

述现象或许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重新思考 “终

极实在”“神圣存在”和 “灵魂”有无及其本质

的宗教问题。对此，老子在其充满神秘意义的
《道德经》中也以一种模糊的方式论及，而且留

下了 “道可道非常道”之谜。最近有自然科学家

在多年宗教研究及实践体验后也跟着说出以往宗

教学家之言：在经过辛苦的攀援而达到科学的顶

峰的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一批宗教领域的精英

们早就等在那儿迎接他们了！自然充满神秘和神

圣：这既是宗教，也是科学的发现。自然科学日

新月异的飞速发展，突破了对宇宙自然的传统认

识，给人们一种值得思考的启迪：囿于陈旧自然

观范式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有神

论之辩，或许会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多的反思和认

知上的超越。

所谓 “生态”，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宗教

的语境中，实际上就是一种 “道法自然”的状

态，有其内在的自然规律 （也是神圣规律）。自

然生态与神圣天道的呼应乃天然趣成，并非人为

的矫揉造作。因此，体悟神圣首先就在于顺应自

然、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平衡，而不是对自

然为所欲为、贪求 “人定胜天”的短期行为。其

实，对自然改造中的某种表面成功并不一定就已

经真正 “胜天”了，相反会给人的生存带来更大

的隐患和灾难，被自然界无情惩罚。人们在与
“天”斗其乐无穷、觉得已经征服自然之后却是

疲劳和恐惧，终于意识到 “大自然并不需要人

类，而人类却绝对需要大自然”。在这种意义上，

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以自然生存及变易为 “神意”，

主张静观自然变迁，平静对待其 “云行雨施，品

物流行”⑧，体悟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

构精，万物化生”⑨的生生灭灭之 “天地变化”、

宇宙历程。

在自然共存中，人不能自以为乃自然万物的
“主人”或 “管家”，更不能有侵吞、占有自然的

贪欲和满足。中国传统宗教主张人与自然的平等

和平衡，强调 “人与鸟兽昆虫，共浮天地之中”，

保持 “同生天地，无所异也”之关系。⑩尤其是

在中国道教及道家传统中，保持 “道法自然”的

生态平衡就在于拥有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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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一”瑏瑡 的天、地、物、人共同平等的心态，

人虽然看似对自然有着更多的支配权，却仍然应

该对自然持 “爱养万物而不为主” “长之畜之，

成之熟之，养之复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

态度，有着 “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瑏瑢的平常

心。这就是中国传统宗教所强调的自然生态。在

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发展中，中国传统宗教传递了

明显的自然生态意识，对保持自然、平衡生态起

过积极作用。而中国宗教人士所追求的也是远离

尘世、归隐山林，欣赏水穷云起、空谷幽兰，有

着在大自然中 “天地闭，贤人隐”瑏瑣的境界。

由此可见，中国宗教对自然的神圣化，一方

面起到了保护自然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却也

存在将自然神秘化的消极作用，对此我们必须辩

证对待。而对自然界之真实实在的回复，则是人

类未来发展的目标，也是我们为之而进行的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实践的意义之一。马克思对之曾

展望说：“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

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

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

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

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

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

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

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

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为此，

甚至 “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

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

且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

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

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

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

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

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

积极的现实一样”。瑏瑤

二、中国宗教对文化生态的追求和保护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自然生态逐渐在减少，

而寻求更好生存的人类也在不断注意营造人为生

态，旨在保护自然、美化环境。在生态问题上，

人类亦走了不少弯路，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教

训。马克思曾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因过度攫

取自然资源、违背自然规律而造成生态危机，结

果使之所步入的历史只能是对抗、危机、冲突和

灾难的历史。为了摆脱这种危机发展的历史，现

代生态文明随而呼之欲出。人们开始认识到生态

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习近平主席敏锐

地意识到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

果”，因而科学地、辩证地发展出新时代中国特

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指出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强调生态文明是当代世界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当然，现代生态文明

所理解的生态已与以往不同，这种生态即包括社

会生态、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若归类汇总而

言，即文化生态之重要发展。

“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ａ）一词在西文中

原意指 “开垦”“耕作”“照料”“培养”，但其词

源ｃｕｌｔｕｓ则包括 “礼拜” “祭礼”和 “耕作”

“教化”这两层涵义。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是

一种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

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获

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瑏瑥。格尔茨则换了一种方

式指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

动，甚至我们的情感，像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

样，都是文化的产物”瑏瑦。但他认为文化作为
“控制行为的一套符号装置”却有其特殊性，不

可普遍套用，“文化模式是历史地创立的有意义

的系统，据此我们将形式、秩序、意义、方向赋

予我们的生活。此处所指的文化模式不是普遍性

的，而是特殊性的”瑏瑧。由此可见，文化的形式

是个殊性的，但文化的意义则是普世性的。通过

对文化的独特体悟，恒源祥的刘瑞旗曾言简意赅

却意味深长地总结说：“文化是习惯”，“品牌是

记忆”。瑏瑨当习惯上升为文化时，其文化品牌则是

其特殊而独到的记忆。必须指出，在文化生态所

涵容的社会生态及精神生态中，当然包括宗教。

桑塔亚纳在其 《宗教中的理性》中强调：“每一

种现存的有活力的宗教都有着显著的特质。它的

力量存在于它的特别的和惊人的启示中，存在于

由它的启示赋予生命的倾向中。它所开拓的远景

和它所揭示的神秘是另一个生活世界；这另一个

生活世界———无论我们是否希望完全进入其中
———正是我们所说的 ‘拥有一种宗教’。”瑏瑩在这

一过程中，宗教则形成并坚持保留其相应的文化

·４· 　 宗　教　学　研　究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生态。这在中国宗教的演进中也颇为明显。

一方面，中国宗教如道教、佛教等在高山大

川、林深峰险之处相继建立了其寺院宫观，使自

然景观中添入了人文景观。这虽然对原有自然生

态有所改变，相关的宗教场地却也加强了人为生

态的构建，以弥补其原有生态的改动或破坏。这

就是一种社会生态的形成。另一方面，宗教场景

在社会城镇化的过程中为保留其自然原貌和其文

化生态而不懈努力，在留有其 “神圣”领地的同

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其自然生态的保护做出了贡

献，并以其 “神圣”性理由为自然生态的保护做

辩解，其中显然也呈现其独有的精神生态。这

样，中国传统宗教场景之所在，通常也是其区域

绿色之冠，有着浓郁的自然生态气场，使人在接

近神圣的同时亦能更好地贴近自然，在建设社会

生态时不忘自然、精神二维，从而让人体会到自

然与神圣的奇特结合、相得益彰，以及人类社会

对自然的保护和对神圣的追求，在自然、社会、

精神多层面都体现出其 “止于至善”的文化气

质，形成多元共构、多彩纷呈的文化生态。可以

说，这些宗教场所作为人的社会建构及精神诉求

有着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双重共构，其建立起

的人为生态因而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从这一

角度来考虑，中国今天推动的城镇化建设中，似

乎也应为保留或扩大相关的宗教场景做出规划，

而宗教界也可在 “绿水青山”和 “绿色城镇化”

的生态努力中有其积极参与和独特贡献。

首先，“城镇化”的布局应该打破以往 “水

泥楼房”林立的开发格局，而先从其 “绿化”布

局的设计起步，留出足够的 “绿色”空间，充分

考虑与其植被、生态相关联的问题。结合中国宗

教传统，我们应该树立对 “绿色”的神圣感，有

着对碧绿植被的敬畏。在各地出差中，我最深刻

的印象就是其传统中国宗教场景的绿黄相交、树

荫水影，黄色或青色的宗教建筑有着其神圣的气

势和浓厚的文化韵味，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充

实；而满院绿树绿地、碧波荡漾又给人一种生态

的享受，使人得到回到大自然怀抱之安慰。其给

人的启示即生态文化乃神圣文化，追求神圣亦是

回归自然。我国即将来临的 “城镇化”建设高潮

将以中小城市建设为主，自然也会触及其遍布各

地的宗教场所或景观。为此，我们要借鉴这种

“绿色”寺庙宫观的布局而应该有 “森林城市”

“绿色乡镇”的意识，改变以往城镇建设从 “水

泥建筑”中找树草、觅绿色的败笔，而要有在绿

树成荫中见楼房的效果，建设 “花园式” “草原

式”“森林式”及 “立体绿化式”的城镇，改善

人与自然的环境，真正实现 “生态乐居” “自然

宜居”的城镇格局。所以，“城镇化”建设在构

设、布局上应 “绿色”先行，应有对 “绿色”的

神圣感和相应的敬畏及追求，以确保其 “生态”

计划的实施。

其次，“城镇化”的发展应该适应当地自然

环境来进行，旨在贴近自然、天地和谐，而不要

以强求 “人定胜天”而造成对其地貌环境的过多

破坏。其城镇格局要有中国传统宗教中 “道法自

然”的意识，形成其依山傍水、天然趣成的效

果，不要借机搞过度开发、任意扩张，防止因修

建太多、生态破坏而失去城市形象的神圣感，导

致出现无人居住或人烟稀少的 “鬼城”。同样，

要事先考虑其地貌、地质等生态情况，体现对自

然的敬畏和尊重，以防范未来出现 “生态”意义

上的灾难。所以，社会建构必须与其自然背景相

协调、达和谐。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我相信其社

会人际关系也会得到更加和谐、融洽的改善。

此外，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传统和自

然生态观念，因此，在 “城镇化”建设中这种
“文化味”和 “生态味”应该有机接轨，形成积

极呼应和良性互动，体现其精神味，有着精气

神。例如，在保护或修复地方文物古迹时，也应

注意其周边生态环境，并借此机会搞好或改善其

周边生态环境，使之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自

然的清新感，在回归历史的同时亦可回归自然。

这在宗教场地的兴建或重建中尤其如此，即一定

要有生态意识和精品意识，在保留文化遗产的同

时亦为未来增添弥足珍贵的文化创新。为此，

“城镇化”建设中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有机搭

配就应该体现在其城镇规划及设计之中，使城镇

社会具有灵气和秀气，让人感到神圣和向往。而

其城镇规划者则必须在 “城镇化”设计及动工前

补足相关的文化课、历史课、宗教课和生态课，

对当地文化历史和自然生态有扎实的调研和准确

的把握。

中国传统宗教在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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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城镇，因此有着保护和建立自然生态和文化

生态的双重使命。其信仰理念的弘扬、信仰传统

的延续都应该彰显其生态意识及生态文化。无论

是在名山大川，还是在城镇闹市，中国宗教在保

住对生态神圣意识的同时亦会保住其宗教追求的

神圣，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保持住其精神性。自然

与神圣不是对立而乃同道，故需 “道法自然”。

今天 “大隐于市”的宗教亦应该把神圣带给闹市

社会，使之少一些流俗、少一些污染和破坏。于

此，生态观念已从传统的自然生态观而引申、扩

展到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等视域，其

蕴涵更加丰富、全面。社会生态需要的是社会和

谐、稳定、井然有序，宗教在维护这种社会生态

中可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共建，“一带一路”的广泛合作，就是社会理想

生态的追求。对这种社会和谐生态而言，发展是

硬道理，稳定、秩序则是其得以维系的底线。

我们的文化生态所需要的是百花齐放、满园春

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宗教文化正是这

一百花苑中的一朵奇葩。此外，人类精神生态

所需要的是身心健康、积极向上，乐观睿智、

豁达开朗，而宗教则可为在社会江海中跌宕起

伏的众生提供心理援助、心灵慰藉、精神调

适、精神关爱。按照中国宗教的意念，只要我

们牢牢守住 “生态”这一底线，在自然、社

会、文化、精神等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可持

续发展，我们就仍能保持与自然的和谐与亲

近，也就能使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可持续发展、

让人羡慕和敬仰的 “神州”。过去人们太多强

调在社会病态中宗教的 “幽暗”，而在今天
“积极引导”的社会、文化、精神生态文明建

设中，我们也应该更多彰显宗教中的 “阳光”。

显而易见，现代社会所理解的生态已经是充

满文化元素的社会生态，在此，人同自然界完成

了其有机结合。马克思曾富有预见地指出：“自

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

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

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

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

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

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

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

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

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瑐瑠现代社会生态

直接影响到自然生态的可能走向，于此，人回到

了社会，必须处理好涉及社会生态的各种问题。

所以，我们思考宗教问题，同样也必须进入保护

好社会生态、达成社会和谐这一重要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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